
片段一

这一年的冬天很冷。
早晨七点半的时候，路上还结着薄冰。
小眉拼命地骑着自行车，心里一直在发慌。
“完了完了，今天上班又要迟到了——”小眉

不停地自言自语。
才参加工作大半年，却已经迟到了N次。
小眉真是恨透了家里的那只闹钟。
一辆骑得比小眉更加飞快的自行车，从小弄

堂里穿了出来，打断了小眉的焦虑与思绪。
“叮铃——咣当——哗啦啦——”
两辆自行车无可避免地撞在了一起。
小眉摔在地上。她右手的玉镯碎成了两爿。
骑车的那个小伙子很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

来：“对、对不起……你没……没事吧？”他很尴尬
地看着小眉问。
“我的镯子——”小眉刚撑起身，就看见碎了

的玉镯，忍不住一声惊呼，忘了回答他那歉意的
慰问。
伴着小眉的这一声惊呼，他看见了她左手上

的血，心里一阵着忙。
“你的手流血了，要不要……要不要我送你

上医院去看一看？”他又慌乱，又愧疚地问。
“不要！”小眉右手握着碎了的玉镯，很愤怒

地对他大声说。
他顿时满脸通红，只好站在原地，不停地搓

着双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都怪这地上结的冰太滑了，他暗想。

片段二

第二年的冬天还是很冷。
南方下了几年来的第一场雪。
雪在地上积得很厚很厚。在南方，很少会见

到这么洁白、这么厚的雪。许多人为了这场久违
的大雪，而欢呼雀跃。
小孩子们都堆起了雪人，打起了雪仗。
“他又去上海了？喔——”文诚一副大彻大

悟的样子，他故意笑着对小眉说，“我想你怎么会
这么好心来看我呢——老实说，是不是又要我去
帮你修电灯？”
小眉顺手就把手里捏着的一个雪团，朝文诚

丢了过去：“喂，你真是不识好人心呐，我是这么

不够朋友的人吗？”她调皮地瞪着文诚，扮了个鬼
脸，又说，“哪像你呀，平时也不知道找老朋友出
去聊聊，像块木头一样。”
文诚捡起她丢过来的雪团，又顺便把这个雪

团滚得大了一点。小眉赶紧在刚堆好的半截儿
雪人旁蹲了下来，企图再搓一个更大的雪球来防
守反击。两个人嘻嘻哈哈追来赶去地玩闹了大
半天，差不多忘了还有半截儿雪人在等着他
们堆完……
雪人堆好后，小眉把文诚折来的几根短

树枝，嵌在雪人的脸上，姑且算是勾勒出了
雪人的五官。
“都是你不好，刚才捣乱，害我把雪人堆

得这么难看。”小眉噘着嘴，看了看文诚，又
说，“不过这个雪人看上去倒是很像你。”说
完就笑了起来。
“是呀，是呀，在你眼里只有他最帅了。”
“怎么？你吃醋了？”小眉一脸坏笑地看着文

诚问。
“你想得美。”
“哎，你连奉承我一下都不会，真是笨死了——”

小眉说完，看着一脸无辜的雪人，又自言自语道，
“不知道现在上海那边冷不冷？”说着，她就把自己
冻得通红的双手放到嘴巴前，呵了一口热气。
“放心，上海离这里又不远，他才去一个月而

已。”文诚说完，就把口袋里的滑雪手套给翻了出
来。他拉过小眉冰凉的双手，把手套戴在了她的
手上。
“谢谢。”
“这只玉镯你一直都戴着啊？”文诚给小眉戴

好了手套，看着她那纤细手腕上的玉镯问。
“是啊。”小眉忍不住笑了笑，说，“还记得你

那时候找到我，一定要把玉镯赔给我，我都说不
要了，可是你把镯子硬塞给了我，然后自己转身
就跑了，我想追都追不上。”
“我可是找了十几家玉器店，才找到了和你

原来那只差不多一模一样的镯子。你那时候要
是不要的话，我一个男的留着它也没用呀。”文诚
说着，自己也笑了。他想了想，又问：“他后来有
没有怪你不小心啊？”
“我都没敢告诉他我把他送给我的镯子给摔

断了。”
“这么久了，他一直都没发现这只镯子，和以

前的有什么不一样吗？”文诚疑惑地问道。
小眉低下头，摆弄着雪人脸上的树枝。
“他一直都没有认真看过我手上的玉镯——”

小眉幽幽地说道，“要是他能多在意我一些就
好了……”
文诚无语。
天上又飘起了晶莹的雪花。

雪人孤零零地站在白茫茫的雪地里。

片段三

第三年的冬天依旧很冷，夜空被霓虹灯点缀
得很朦胧。
大街上很热闹，似乎每个人都在分享着平安

夜的快乐与温馨。
站在饭店门口的圣诞老头儿，看上去活像一

只大企鹅。圣诞老头儿边上的圣诞树却很漂亮。
“你喝了不少了——一会儿你自己别开车

了，我送你回去。”文诚一边说，一边把剩下的那
半瓶红酒给拿开了。
“才几杯而已，怎么可能会醉——”小眉不服

气地说。
“你看你脸都红了。听我的，不要喝了。我

给你叫杯饮料。”文诚一边说，一边叫了服务生。
小眉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好

像真的是有点热。
“一个人呢，如果不开心的话，只要喝一点点

的酒就会醉。”文诚看着小眉说。
“哪有不开心——”
“难道不是吗？”文诚看着小眉的眼睛问。
“……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都已经结

束了。”小眉看着桌上的酒杯说。
“可是你还是在心里怪他。”
小眉低了头，默然无语。过了好久，她对文

诚说：“你一定会觉得我很傻……”
一丝失落掠过文诚的心头，他禁不住叹了一

口气，说：“怎么讲呢？一个人要是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傻过，老了一定会觉得很后悔的。”
小眉没有再说什么。她看着窗外出了一会

儿神。外面有人放起了烟花。从窗口看出去，一束
束火花如流星般在夜空中划过，闪耀得人眼花缭乱。

“你看外面多漂亮。”小眉看着窗外情不
自禁地说。
“冬天最好看的就是放烟花了，又喜庆

又热闹。”文诚也看着窗外说。
“可惜今年没下雪，要不然的话，在雪地

里放烟花一定很有意思。”小眉很向往地说。
“你还说呢，去年你堆了个雪人，结果第

二天你就感冒发烧了，后来还是我送你去的
医院。”

小眉轻轻地笑了笑。她一只手托着微
醺泛红的脸颊，看着文诚说：“还是你对我最好。”
“那当然了，要不怎么说是友谊值千金呢。”

说着，两人就一起笑了出来。
吃完了，小眉让文诚陪她去放烟花。两人走

到门外，小眉看着门口光彩流溢的圣诞树，停下
了脚步。
“你看这棵圣诞树多漂亮，明年我一定要自

己弄一棵。”小眉说。
“好啊，到时候我来给你树上挂彩灯。”文诚

笑着说。
“才不要呢，你弄出来的一定很难看。”
“那就等以后哪年圣诞节下了雪，我陪你一

起去雪地里放烟花。”文诚说。
小眉就很开心地看着文诚，说：“一言为定。”

片段四

第四年的冬天，一如既往地冷。
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让人觉得整个世界仿

佛都是灰蒙蒙的。
“真的要走了？”
“是啊……后天去机场。”小眉一边说，一边

下意识地轻抚着自己手上的玉镯。
“北京那边天气冷……你过去了，自己要多

小心身体……”文诚说。
“……知道了……”
“可惜我们今年不能一起做圣诞树了……”

文诚说着，抬起头，勉强笑了笑。
“是啊……”小眉说着，低下头，又抚了抚手上温

润的玉镯，“日子真是过得好快……可惜再不能回到
以前了……”
“你以后要是偶尔回来……千万要记得告诉

我。”文诚说。
“你以后要是来北京，也一定记得来看看我……”
两人一时都沉默。
文诚看着小眉，一瞬间仿佛有无数的话语，突然

从心里涌了出来。他微微张了张嘴，却终究一个字
也没说出口。
小眉的眼角儿忽然一阵潮湿。

片段五

若干年后，一个圣诞节的早晨，北京下起了白茫
茫的大雪。
雪下得很厚，像棉絮一样铺满了地面。
雪停后，有不少孩子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
“这么巧？”
“是啊……怎么你也来北京了？”小眉问。
“哦，我前天陪同事一起来的，今天下午就要坐

飞机赶回去了——几年不见了，你现在过得还好
吧？”文诚问。
“我过得还好……你呢？”
“我也还好。”文诚说着，笑了笑，弯下身，伸手轻

轻抚了抚孩子的头，问小眉：“孩子真可爱，几岁了？”
“他已经四岁了——小树，来，乖，快叫叔叔。”
“叔叔——”
“哎，真乖——”文诚笑着逗孩子。
“……你要是有空，来我家坐坐，大家好久不见

了。”小眉看着文诚说。
“还是下次吧……”文诚直起身，看着小眉说。
“那好吧……”
孩子拉着小眉的手，晃了两晃，嘟着嘴说：“妈

妈，妈妈，小树要去幼儿园，小树要去幼儿园——”
“那……我先走了……”小眉对文诚说。
“好……再见。”
“再见。”
小眉带着孩子，渐渐走远了。
文诚一个人还站在原地。
不远处的雪地里，有人放起了烟花。
“嘭”的一声，缤纷的烟花在白蒙蒙的空中绽放。
冬天的片段，永远地散落在了雪地里。

天津是一棵树，它的根在大直沽。
2013年初冬，应天津诗社“聚焦大直沽”的“诗歌之约”，

津门近三十位诗人，走进“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历史性
地践行一场声势浩大、威武雄壮的“寻根之旅”。这次活动的
直接结果，是后来编辑出版的《大直沽诗选》的诞生。
我有幸担当了为此书写“后记”的任务。我在“后记”中说，

看到《大直沽诗选》，我便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是我们的诗
友，同时又是我们许多作者的老师。他在世时，几乎我们所有
的人在他主持的刊物上都发过诗稿。他对诗、对诗歌作者的热
忱是难以言说的。我曾听诗歌评论家黄桂元说过：上世纪70
年代，他曾力主把复员后正等待分配工作的黄桂元，留在《天津
文学》编辑部做编辑。此前，黄在编辑部只做过一段实习编辑，
发过一些作品，想不到会得到他如此的厚爱和器重。

“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陈茂欣，一
个永远的热血青年。他如果健在，参加
我们的寻根之旅，肯定会写出无愧于大
直沽的精彩篇章。”

我的这一段话，自然引起许多人的共
鸣。从他们的述说中，我也回想起与他相
识相交相知乃至相互欣赏的种种情景。
上世纪70年代，当我还穿着军装的时候，
我便是他重视的作者。那时不兴喊老师，
其实他就是我的诗歌老师。因为只有他
执掌着对作品生杀予夺的教鞭，进入80年
代，我转业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我
俩便是诗友了。他欣赏我的诗，经常到社
里与我切磋诗艺，褒贬优劣，直言不讳。
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在对诗歌的评价
上，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真正的
诗友之间，相互应该是诤友，好就是好，不

好就是不好。我认为，这是他的优点，坦诚、直率，但有时也是他
的缺点，有些人就是因此而对他颇有微词。我俩相处久了，不如
此反而显得生疏。如果我长时间不给他诗稿，他或是写个便笺，
或打个电话催我“赐稿”。他对我的信任和期待，给予了我创作
的激情和力量。他还向北京《诗刊》等报刊，多次推荐我的作
品。我第一次收到从香港寄来的18美元稿费，至今还保存着，以
示纪念。
1986年，我与茂欣一同参加了河北省作协举办的一次诗

会。当时，朦胧诗走红，现代派方兴未艾，河北的陈超、北京的
西川等，在会上慷慨陈词，为现代派摇旗呐喊。天津方面，只
有茂欣发言，讲的是不能完全西化的理由，其激情与气势一点
儿也不亚于现代派的鼓吹者。他还真是一个“热血青年”啊。
其实，陈茂欣并非反对诗歌创作借鉴西方的元素，他只是反对
全盘的“拿来主义”。他对我说：“我愿意和他们辩论，他们的
身上有一股朝气，让我也变得年轻了。”他所说的“他们”，指的
不仅是现代派的诗歌理论家，更多的是指青年作者。他与和
平文化宫七月诗社的青年朋友们，从诗社成立之初，便披星戴
月地在一起，读诗、改诗、论诗，近20年而不废。他既是诗歌
事业的奋斗者、参与者，又是鼓吹者、扶持者。对青年如此，对
同辈人，他也是这样。我那年写了一组爱情诗《五片枫叶》，有
点儿学现代派的风格，他不但在《天津文学》上照发，还让评论
家写了评论予以解读。
因为常与年轻人在一起，他的诗也年轻、单纯。他对诗的理

解，比青年还青年。他说：“诗不带铜臭味，诗是爱与恨，诗是水
与火……生命的诗才是诗的生命。”而他的诗，现代味十足，但又
十分通俗，哲理意蕴深切，形象生动鲜明，语言也好，意象新奇别
致。例如：“我的爱是首悲哀的诗/我的恨是首欢乐的诗”（《情感
的表现方式》），“相知者的负重/虽尽尝苦况滋味/也倍感酣畅淋
漓”（《回首》），“或许你以往的不幸/正是唯你独具的幸运/而击你
的雷烧你的火/砍伐你的斧蛀你的虫/是不会想到你竟成为/惊
世的一件木雕艺术啊”（《山鬼》）。这些短诗，很能代表他的风
格，也能反映他作为一个编辑的品行品格。《山鬼》这首诗是写根
雕的，实际上，反映了他安于清贫、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人生态
度。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给了初学写作者，自己做埋在地下的
根。自己默默无闻，让作者扬名天下，这是怎样的一种崇高风范
啊。著名诗人张志民1983年给胡世宗“宁为人间添新袄，不给烂
世补窟窿”的两句诗，我借以转赠茂欣先生吧。

陈茂欣离开我们二十年了，我还没有为他写过一篇完整
的文字，觉得很对不住他。有道是，不能忘记老朋友，常想平
生来报恩。我与他，“平生风义兼师友”（李商隐句），谨以此
文，纪念他，怀念他。 本版题图 张宇尘

“看你家有结婚喜事，给你便
宜点儿，八百块一整头拿去，下次
还来我这儿买就行。”阿雨拿喷枪
烫着野猪皮子，刚烫好了一面，双
手抓住猪蹄“嘿哟”一声，便翻过另
一面，喷枪蓝红色的火苗直直往前
蹿，野猪皮被烧得油亮。
“不找你买，还能找哪个买去？”
阿雨是湘西最后的猎人。
陈二佬笑着从包里掏出八张

红票子，等野猪烫
好用麻绳捆到车
上后，招呼阿雨
说，明天来不来吃
喜酒？
不吃了。阿雨摆摆手。

你们吃好。
卖掉这一头野猪，阿雨真

不知道这手里八张红票子，能不能让她撑到
下一次打到猎物。阿雨叹了口气，用红头绳
重新系好自己的头发，拾掇起工具回了她的
小木屋。小木屋门口，站着一个短发蓄须的
中年汉子。阿雨认识，这是住在村口的张淼。
张淼一见阿雨，咧开灰薄的嘴唇，笑着热

情地迎过来，从兜里掏出一根香烟递给阿雨。
阿雨接过烟别在耳后，问，啥子事？
张淼搓了搓手，拿出手机打开照片。

照片里是一只花色野
鸡，红腹绿背，羽冠金
黄，尾羽灰褐色，缀以
桂黄色斑点。阿雨瞥
一眼，这不就是普通
的野山鸡吗。

不一样。张淼正
色直言。

你仔细瞧瞧。
阿雨皱着眉头，

用手指放大照片，这
才发现端倪来。虽说
图片的鸡和野山鸡十
分相似，但从鸡冠尾
羽的花色上看，确实
不是野山鸡。张淼见
阿雨一副了然的模
样，嘴角露出狡黠的
笑容说道：我在城里
认识一个老板，要同
深圳的一位大客户谈
生意。听说这种鸡在
这山头有，味道很是
鲜美，这才来拜托你
猎一只，十里八乡的
谁不知道你阿雨打猎
的名头——价钱方面
都好说。张淼伸出五
个指头呈在阿雨眼
底。至少这个数，这
不比你打野猪、野鸡

多得多。
阿雨打了十几年猎，也不是傻

子，直白了当地说：这是国家保护
动物吧。
张淼压低声音：不然也不会出

这样高的价钱呀。
这事办不了。阿雨冷眼说完就

往回走。
哎哎。张淼一个箭步冲上去拦

住她：你想想，反正其他人也不晓
得，而且这个数可够你无忧无虑一
两个月了。女娃子家的，天天在山
上泥地里打滚儿，总是不行啊。
阿雨眼睛一挑，把工具包朝着背

上一甩，头也不回，风中只留下一句冷冰冰，又
带着些许骄傲的“老娘乐意”。
张淼一急，在后面骂起娘来，说什么不懂

事云云。又在门口跺了几下脚，这才作罢。
后来几日，阿雨日落前都在山上蹲守，翻入

丛林深处追寻兽类的足印，时而听见几声兽类的
嘶叫，又迅速遁身前往。她越过枯枝烂叶、泥沼
小溪、山丘沟坎，饿了就摘些野果，渴了便在溪流
边随意往嘴唇上沾点水。但每日几乎都是无功
而返，能抓到只灰扑扑的野兔子都算是丰收了。
那日，阿雨依旧在山林间游荡，一面警惕

地观察着周遭的环境，一面留心路上的兽痕。
林子不乏偶尔传出鸟兽声和风吹树叶声，但依
旧静默得可怕，就像是每走一步，就像朝未知
的深渊跌落一寸。突然，阿雨头皮一阵发紧，
这是一个十几年的猎人本能的敏锐——有什
么东西正朝着这边渐渐逼近。
阿雨迅速将自己匿身于高灌木丛之间，抓

了一些枯枝败叶盖在身上，手中的匕首攥得紧
紧的，除了面部，其他部位紧紧贴住地面。她
那双如鹰一般明亮的双眼，死死盯着声音逼来
的方向。突然，五十米开外的灌木丛一阵沙沙
作响，跳出一只红腹绿背、羽冠金黄的鸡来，阿
雨一眼认出，这就是照片里那个国家保护动
物。她虽然叫不出来名字，但依旧没有松开手
中的匕首。直觉告诉她，这里除了那个动物，
还有更危险的情况。
她快速扫视着周围，猛然发现，在一处不

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两个漆黑的枪洞。
阿雨心里暗道一声，不好。
偏偏此时，那只鸡伫立不动，低头啄食。

阿雨知道，这正是开枪的绝佳时机。
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阿雨大叫一声跳

出来，那只鸡被惊到，咋呼飞腾，羽毛开展后甚是
绚烂华丽，在发出一声嘹亮似仙乐的鸣啼的同
时，“砰”一声擦枪走火，漆黑的枪洞冒出白烟。
森森榕树下弥漫着湿腐的雾气，幽深处鸦

鸣嘶哑。潮润的枯枝碎叶上，血已经干涸，散
发着腐臭的腥气，不远处，白晃晃的匕首浸没
在泥水里，刀柄处还系着一根红头绳。
阿雨不是湘西最后的狩猎者，她是湘西最

后的猎人。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理工大学文学院大三

在读。）

红烧鱼和三鲜汤散发出
的腾腾热气，使圆桌周围的温
度逐渐升高，橘黄色的暖色系
灯光，也温柔地照射在围坐于
桌前的人们身上，好似已与屋
外大雪纷飞的世界隔绝。
长子沈冰连同家人，不远

千里来看望同女儿沈馨居住
在一起的老母亲。许是因离
别太久，沈冰激动地分享着他
的生活趣事，好似能把春节后
将近一年的时光，浓缩于这一
两小时之中。谈笑许久，兄妹
二人幼时打闹的一幕幕场景，
也被记忆牵拖到桌前，引得一
片欢声。可老母亲静静地看
着儿女，始终露不出一丝笑
容，瞳孔深处似乎还有什么思
绪藏着无可释放。
“我来洗吧，好不容易回

趟家尽孝，你可别拦我啊。”沈
冰说着挽起袖子，打开热水。
“就因为你好不容易回趟

家，多跟妈聊聊，别在这儿待
着了。”沈馨拿起碗筷，倒上洗
洁精。
沈冰只好走出厨房，却见

母亲在对着弟弟沈墨卧室一
角的监控说着什么。“原来刚
才心不在焉，是因为牵挂着弟
弟啊。”他不忍走近，也不敢走
近，只好拖着沉重的步子坐回
了沙发的一隅。
午后，雪停了。沈冰一家

说是出来时，因路途遥远没带
太多东西，一定要买点什么来
孝敬老人家，便都出去了。女
儿沈馨也因为要上班，急匆匆
地走了。只留下老母亲和陪
着沈墨长大的一只金毛犬。
老母亲一遍遍地抚摸着金毛
那略显粗硬的黄毛，想把眼前
儿子的身影牢记在心里，可近
来愈是想牢牢记在心里，这记
忆便愈是想把那隐隐出现的
影子吞噬掉，使她胸口发闷。
“不好了，出门时他只穿

了一身制服，说是要开重要
的会就匆忙走了，都没带厚
点儿的外套啊！哎，从小就
这样，出门时都不看看天
气。”老母亲看了看落地钟上
的指针，快要到五点半了。
她快步走向沈墨的卧室，翻
了许久才找到一件厚外套。
她拿着外套开心地走出楼门，
却忽觉外面寒风刺骨：“这才
秋分啊，为何会有积雪呢？兴

许是我记错了，得赶紧去地铁
站接儿子了……”
老母亲两步并作一步，

仿佛年轻了十几岁，终于赶
上了六点的下班高峰。从地
铁站出来的人群拥挤地走过
来，手牵手的母女、眉目传情
的情侣、谈论职场风云的白
领……一群群人从身旁经
过，有的还险些撞上她。可
这些似乎都不是什么问题，
老母亲一动不动地望着那被
打开的地铁门。不知过了多
久，老母亲许是累了，低下
头，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似幻
影从身旁经过，她顿时茫然不
知所措——不知自己在何处，
不知该如何支配自己的双
腿。她抬起头来，无助又焦急
地环顾一下四周，颤抖着缓缓
地蹲在原地，用手上抱着的大
衣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脸，隐隐
约约地听着地铁站的广播，一
遍又一遍地响起……
地铁站一位工作人员，在

匆匆流动着的人海中发现了
老人，他缓步走近，把手轻轻
放在老人肩上。老母亲从大
衣里探出头，露出盈满泪水
的眼睛，注视着眼前这位陌
生男子。工作人员扶着老人
一同坐在近旁的长凳上，温
柔地看着她，听她慢慢地讲
述。终于，理清事情的原委，
他接过老人的旧式手机，拨打
了沈馨的电话。
刚下班的沈馨还未打开

房门，便听到自家金毛犬异
常的吠叫，她慌忙冲进房间，
只见金毛犬奔向沈墨卧室，在
衣柜与床之间来来回回地转
圈儿。皱眉之间，手机响起，
沈馨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她失声痛哭，明白母亲又寻
弟弟去了。事实是不久前，
在一次刑事侦查行动中，弟
弟沈墨已经不幸殉职。
沈馨来到地铁站的长凳

前，还未来得及调整呼吸，老

母亲一下便紧紧地搂住了女
儿的腰，贴在了她的怀里，像
一个年幼的孩子抱着母亲不
放。沈馨一边责怪母亲一个
人走失，一边哭着紧紧地抱住
母亲，生怕稍一松手母亲又寻
不到了。
“沈墨卧室里不是有监

控吗，您在那里留言就可以
了呀！他执行完公务会看
到的。”
“可是我

上哪儿能去
‘ 看 看 ’他
呀！”热泪在
冷风中不住
地流……
“你母亲

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不过
也别太担心，悉心照料会使病
情缓和的。”沈馨倚着电梯一
侧，从医院二楼缓缓走下。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文学

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

专业本科大一在读。指导老

师：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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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与子》是一篇经过精心构

思的小说，它以叙述式的场景开

篇，将读者迅速带入兄妹几人与老

母亲团聚的情景之中，用简练的语

言交代了人物关系，并留白设置了

“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弟弟沈墨

这一角色，为后面情节的展开做好

铺垫。随着故事的推进，母亲为何

如此思念儿子，为何表现出种种怪

异举动，作者都在文末给出了答

案。小说结束，情感的渲染升至高

潮，源于亲情的无奈与痛心，使读

者为之动容。

作者阿思娜今年刚满20岁，小

说在语言表达和行文处理中，尚有

值得润色的空间，但贵在情感真

挚、立意感人。在创作这篇小说之

初，她曾读过一则新闻：一位瑶族

老奶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也不会

说普通话，因思念离家在外的孙

子，家人便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

她想孙子时，可以在摄像头前留

言，孙子就会在手机上看到。被这

则新闻所触动，阿思娜产生了创作

冲动，写出了小说《母与子》。十分

难得，一个入校不久的本科生，就

能将笔触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写出

她心中的所想与所感，未来的写作

之路令人期待。

《最后的猎人》是作者金曲于

2022年12月新完成的一篇小说，篇

幅虽短，但选材新奇，有着明确的主

旨和用意。

小说以主人公猎人阿雨自身面

对生存与良知的矛盾作为冲突点，

引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

作者对于山林狩猎生活的描述，颇

为熟悉，叙述流畅，故事铺展递进层

层有序，情节设置虽有猎奇却不突

兀，为最终阿雨的选择提供了足够

的合理性。

小说的结尾戛然而止，一道血

痕，一根红头绳，干脆利落的收尾更

加引人回味与深思。

出生于湖南湘西的金曲，年纪轻

轻便有着比同龄人更为丰富的创作经

历，他从高中时开始写作，曾在第六届

北大培文杯写作竞赛中，获得全国一

等奖。看得出来，作者对于文学创作

热情极高，且对自己的作品有深入的

思考。因为自小与山林村野打交道，

这种新奇的生活环境，为他提供了丰

富的创作灵感。


